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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也赶不上的班车

山航工程技术公司厦门维
修基地机务徐王康是浙江人，
自从2011年来到山航，他已在
机务岗位工作了5年，目前是航
线中队的一名班组长。

记者采访他的那天，清晨4
点徐王康就起床了。简单洗漱
后，他坐上4点半的班车前往机
场。因为住处距离机场比较近，
只有七八公里，4:55他就到了
机场。5点，他拿到自己的工具，
开始对飞机进行航前检查。“飞
机最早一班是6点出港，在机组
人员到达前，我们必须完成对
飞机的检查维护。”徐王康说。

到了上午9点，机坪上温度
达到了60℃，徐玉康还是不能
下班。“我们比旅客苦多了。”徐
王康说，连续的高温让厦门机
场停机坪切换至“烧烤模式”，
可机务人员必须在这样的环境
下坚守，以确保飞机安全起降。
对在烈日下持续暴晒的机务人
员来说，白天的机坪就像一个
巨大的烧烤架。

上午10点，徐王康的航前
工作终于告一段落，准备回家。

“如果过站航班有突发故障，搞
不好还得中途回机场。”根据航
班任务书的安排，他需要晚上
10点进场对飞机进行航后检
查。当天有两班负责航后检查
的机务班组，头一组是傍晚6点
进场，徐王康是第二组。“比我
们提前进场的兄弟们不一定就
下班早，我们干活一直干到第
二天早上6点是新常态。”

徐王康告诉记者，每天清
晨都有班车专门接负责航后检
查的机务下班。原本班车从机
场发车的时间是早上5点，没几
天班车司机就发现，按点发车
根本拉不到人，这群机务小哥
无法在5点准时下班。于是，班
车出发时间推后了半小时。没
想到，即使推迟到了5点半，能
赶上回家班车的机务也寥寥无
几。由于6点还需要接位于市区
的机组进场，这趟班车大多数
时间几乎都不得不空车返回。

“ 我 们 这 就 叫 从 进 场
‘high’到天亮，从我们的微信
工作群就可以看出来，大家最
活跃的时段永远在凌晨三四点
钟。”徐王康笑道。

从“擦飞机”做起

1990年出生的姚以立是福
建莆田人，2013年进入山航。经
过一年的培训后，2014年5月
份，姚以立来到厦门，成为了维
修中队一名新人。

“每个刚到工作岗位的机务，
都要从擦飞机做起。”姚以立说，
自己刚来到山航工程技术公司
厦门维修基地，每天擦着飞机心

里确实有些落差，不免有些浮躁。
“但时间一久，自己的性子好像也
被磨平了，对擦飞机也不那么抵
触了。”他笑道，擦飞机的活儿虽
然没啥技术含量，却能“磨”出踏
实沉稳的机务作风，“毕竟机务工
作不管到哪个阶段都是比较枯
燥的，需要静得下心来。”

擦飞机看似简单，其实并
不是把飞机擦干净就了事。在
擦飞机的过程中，新人可以逐
渐熟悉飞机部件，还能学着协
助检查一些问题。

姚以立告诉记者，擦飞机是
机务每天必须要做的工作，主要
擦镜面、发动机叶片、起落架等，
这些部位经常会有油迹或是小

动物的血迹，擦起来简单却也辛
苦。“尤其到了夏天，发动机非常
热，甚至能达到200℃左右，人待
在发动机附近很难熬。”而擦飞
机的姿势也各异，最高难度的要
属“躺着擦”，这个姿势像修车的
底盘一样，主要为了检查发动机
底下有没有裂纹。

“擦飞机的同时，我们也要
打扫货舱、修马桶。”姚以立说，
有时货舱内装过海鲜、家禽类
货物，比较难打扫，气味也难
闻。修马桶就更不用说了，这些
都是机务的“份内工作”。

姚以立回忆说，自己的维
修作风就是新人擦飞机时期养
成的，每个新人从擦飞机开始，
就变成了“十万个为什么”，看
到不懂的就问。从师父看着干
活，到干完活师父检查，再到独
立干活独立检查，至今他已经
带了自己的徒弟……姚以立不
用再经常擦飞机了，他也从一
个年轻气盛的“新人”成长为稳
重细致的老员工。

春节假推到6月休

李良老家是济南的，从中国
民航大学毕业后，他当初一心想
留在济南当一名机务，却没想到
阴错阳差去了厦门。如今这个恋
家的小伙子，已经在厦门安安稳
稳地待下了。2014年，他进入航
线中队排故组，忙时排故，闲时
检查。2015年，他开始承担部门
的党务工作。李良说，自己刚来
厦门时，山航厦门分公司只有六
七架飞机，现在已经增加到十八
架了，运力数增速较快，保障压
力也不免越来越大。

今年6月，李良刚刚休完为
期5天的“春节假”。原来，春节
假期分为年前、年中、年后，作
为班组长，李良把年中的假期
机会让给了其他同事，年后航
班又一直在增加。经历过旺季
的忙碌，等他有时间休假时，已
经是夏天了。“这还是新员工来
了两个月，感觉他们干活上手
了，我才敢放心回家待几天。”

徐王康也是一样。在厦门
工作的五年里，他在这里过了
三个春节，“尤其是到了一线之
后，就再也没回家过年。”徐王
康有几次也想在年中休假，可

看看同部门的兄弟们，他还是
没有提交自己的休假申请。“有
的同事孩子第一年出生，有同
事结婚第一年需要回门，我想
了想自己只是想回家看看父
母，就选择留在了厦门。”

回忆起第一次独自在异乡
过年的情形，徐王康深有感触。

“大年三十晚上11点多，最后一
趟航班落地，航后检查完成后，
一个人回到出租房，当时心里有
点后悔，想着就算不挣这个钱了
我也得回家啊！”但到了第二年，
徐王康再三犹豫后还是把年中
回家的机会给了别人。“大家都
不容易，必须相互体谅。”

人人都有“强迫症”

机务工作是单调枯燥的，
长年累月与飞机为伴，却鲜少
与人打交道。久而久之，机务兄
弟们在工作过程中都变得沉
默、细致、敏锐、稳重，他们堪称
最了解飞机的人。

每年7到9月都是民航业的
旺季，山航同其他航空公司一
样，投入了充足的航班架次，以
最大的运力保障投入到航线运
营中。作为保障部门，机务兄弟
们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去，打响“旺季攻坚战”。

“我们最基本、最不能掉以
轻心的，正是细小的重复性工
作，它始终考验着我们是否为
一个合格机务。”李良说，按照
墨菲定律，只要有1%的出事概
率，机务兄弟们就必须去检查。

“比如说，驾驶舱一个小灯不
亮，后面就有一串设备需要一
一检查。有时候就因为一个灯
的问题，机务需要忙整个通宵，
根本不敢放松警惕。”

不管是徐王康、姚以立还是
李良，他们都认为自己有不同程
度的“强迫症”。也许是职业使
然，他们经常“不相信自己的眼
睛和大脑”。比如李良锁门时要
经过再三确认，可离开后还是不
放心。最终他自己想了个招，每
次锁完门都做一个特别的动作，
遇到怀疑自己没锁门时，就回想
自己有没有做这个动作。“关货
舱门的时候也是如此，毕竟眼见
不一定为实，不光得看到，还要
用手摸一下。”徐王康说。

山航工程技术公司厦门维修基地机务：

““我我们们是是飞飞机机
在在地地面面上上最最好好的的伙伙伴伴””

对飞机来说，天空、
飞行员、空姐是“标配”。
当飞机落地后，陪伴它
的不只是空荡荡的机
库，还有一群忠实且敏
锐的伙伴——— 他们穿着
灰蓝色的工装，出现在
或寒冷或暴晒的机坪
上，活动在深夜或凌晨
的机库中，无视严寒酷
暑与风吹雨打，严谨精
确地对着机身进行检查
和保养。来自山航工程
技术公司厦门维修基地
的机务小哥们如此形容
他们与飞机的关系：“我
们是飞机在地面上最好
的伙伴。”

2016年5月26日傍晚，山航
工程技术公司厦门维修基地三
分队人员迎着夜幕进场，开始
准备当天的航后。因为是晚班
里早进场的班组，大家都干劲
十足，期待可以早点顺利完成
航后任务。班组长李良迅速分
配了各个飞机的单机以及指令
工作人员，并安排专人负责执
行剩余的过站任务。眼看着航
后保障任务有条不紊地运行
着，突然一个“噩耗”传来———
今晚恐怕又要熬通宵了。

原来，当晚八点多，班组
成员姚以立在执行例行的机
下绕机检查时，打开左发IDG
(整体驱动发动机)后，旁通指
示销弹出，在接口处的铭牌上
留下一道划痕。他从铭牌上的
标记刻痕次数获知，该IDG已
经是第四次弹出。按规定，IDG
第四次弹出就需要立即更换，
姚以立马上将情况报告了分
队长和值班经理。

由于 IDG本体重量近
200斤，装卸难度高，当晚负
责的班组更换经验不多，班
组长李良安排此次更换工作
由姚以立和另一位经验较为
丰富的同事主要负责。两人
在接到任务后，先查阅相关
资料，仔细研究IDG周围的

管路分布，详细分解管路拆
装的每一项步骤。在准备好
所有需要的工具、航材和耗
材之后，直奔机位。晚上11
点，发动机逐渐冷却下来，班
组其他人员也在结束了航后
任务纷纷赶来协助更换。最
终，机务人员采用一人在下
肩扛、多人在侧面托举的拆
卸方式拆下了IDG组件。

拆卸完毕，大家的心情
却轻松不下来。连拆都这么
费劲，安装难度可想而知。要
完成安装，必须将接近200斤
的IDG托举到与安装轴同一
高度，且前后左右必须保持
平齐。在保持该状态固定不
动的前提下，逐渐调节旋转
轴上的花键直至与AGB(附
件齿轮箱)上的齿轮吻合，才
能安装上。所有这些操作还
必须在狭窄且周围密布管路
的区域内进行。对于缺乏经
验的班组成员来说，经历了
四次安装尝试后，当IDG啮
合进安装底座的那一刻，整
个工作现场都沸腾了。

地面试车正常，未见渗
漏，飞机报好。经过六个小时
的共同努力，B-5592飞机左发
IDG的更换工作圆满结束，顺
利保障了航班正常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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